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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羡当时万户侯？ 

  这八句诗，乃是晚唐时贯休所作。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因避黄巢

之乱，来于越地，将此诗献与钱王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

其“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殊无恢廓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

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诗四句。诗曰： 

  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 

  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吟罢，飘然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后人有诗讥诮

钱王云：“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一个诗僧容不得，如何安

□望添州？”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所以不能恢廓霸图，止于一十四州

之主。虽如此说，像钱王生于乱世，独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称孤

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钱王是谁？他怎生样出身？有诗为证： 

  项氏宗衰刘氏穷，一朝龙战定关中。 

  纷纷肉眼看成败，谁向尘埃识骏雄？ 

  话说钱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临安县人氏。其母

怀孕之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举家怪异。忽一日，黄

昏时候，钱公自外而来，遥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头垂及

地，约长丈狳，两目熠熠有光。钱公大惊！正欲声张，忽然不见。只见前

后火光亘天，钱公以为失火，急呼邻里求救。众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

听说钱家火起，都爬起来。 

  收拾挠钩、水桶来救火时，那里有什么火？但闻房中呱呱之声，钱妈

妈已产下一个孩儿。钱公因自己错呼救火，蒿恼了邻里，十分惭愧，正不

过意；又见了这条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产孩儿，必然是妖物，留之无

益，不如溺死，以绝后患。也是这小孩儿命不该绝。东邻有个王婆，平生

念佛好善，与钱妈妈往来最厚；这一晚，因钱公呼唤救火，也跑来看。闻

说钱妈妈生产，进房帮助；见养下孩儿，欢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钱

公劈手夺过孩儿，按在浴盆里面，要将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来，倒身护

住，定不容他下手。连声道：“罪过，罪过！这孩子一难一度，投得个男

身。作何罪业，要将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

意故？”钱妈妈也在床褥上嚷将起来。钱公道：“这孩子临产时，家中有

许多怪异，只恐不是好物，留之为害。”王婆道：“一点点血块，那里便

定得好歹。况且贵人生产，多有奇异之兆。反为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

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

性命。与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业。”钱公被王婆苦劝不过，只得留了。取

个小名，就唤做婆留。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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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佳儿说孟尝，又因光怪误钱王。 

  试看斗文并后稷，君相从来岂夭亡！ 

  古时，姜嫄感巨人迹而生子，惧而弃之于野。百鸟皆舒翼覆之，三日

不死。重复收养，因名曰弃。比及长大，天生圣德，能播种五谷。帝尧任

为后稷之官，使主稼穑，是为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开了周家八百年基

业。又春秋时，楚国大夫斗伯比与郧子之女偷情，生下一儿。其母郧夫人

以为不雅，私弃于梦泽之中。郧子出猎，到于梦泽，见一虎跪下，将乳喂

一小儿，心中怪异。那虎乳罢孩儿，自去了。郧子教人抱此儿回来，对夫

人夸奖此儿：“必是异人。”夫人认得己女所生，遂将实情说了。郧子就

将女配与斗伯比为妻，教他抚养此儿。楚国土语唤“乳”做“谷”，唤

“虎”做“於菟”。因有虎乳之异，取名曰谷於菟。后来长大为楚国令

尹，则今传说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说：贵人无死法。又说：大难不

死，必有后禄。今日说钱公满意要溺死孩儿，又被王婆留住，岂非天命？ 

  话休絮烦。再说钱婆留长成五六岁，便头角渐异，相貌雄伟，膂力非

常。与里中众小儿游戏厮打，随你十多岁的孩儿，也弄他不过，只索让他

为尊。这临安里中有座山，名石镜山。山有圆石，其光如镜，照见人形。

钱婆留每日同众小儿在山边游戏，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身穿蟒衣

玉带，众小儿都吃一惊，齐说：“神道出现。”偏是婆留全不骇惧，对小

儿说道：“这镜中神道，就是我！你们见我，都该下拜。”众小儿罗拜于

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为常。 

  一日回去，向父亲钱公说知其事。钱公不信，同他到石镜边照验，果

然如此。 

  钱公吃了一惊，对镜暗暗祷告道：“我儿婆留果有富贵之日，昌大钱

宗，愿神灵隐蔽镜中之形，莫被人见，恐惹大祸。”祷告方毕，教婆留再

照时，只见小孩儿的模样，并无王者衣冠。钱公故意骂道：“孩子家眼花

说谎，下次不可如此！”次日，婆留再到石镜边游戏，众小儿不见了神

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计。那石镜旁边，有一株大树，其大百围，

枝叶扶疏，可荫数亩。树下有大石一块，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这大

树权做个宝殿，这大石权做个龙案。那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便是登宝殿

了，众人都要拜贺他。”众小儿齐声道：“好！”一齐来爬时，那石高又

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矫捷，又且有智。他想

着：“大树本子上，有几个疙靼，好借脚力。”相在肚里了，跳上树根，

一步步攀缘而上。约莫离地丈许，看得这块大石亲切，放手望下只一跳，

端端正正坐于石上。众小儿发一声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们

服也不服？”众小儿都应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听我

号令。”当下折些树枝，假做旗幡；双双成对，摆个队伍，不许混乱。自

此为始，每早排衙行礼；或剪纸为青红旗，分作两军交战，婆留坐石上指

挥。一进一退，都有法度；如违了，他便打。众小儿打他不过，只得依

他，无不惧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开，休教轻觑小儿孩。 

  未施济世安民手，先见惊天动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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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顶冠束发，长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长力大，

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高。虽曾进学堂读书，粗晓文义便抛开

了，不肯专心；又不肯做农商经纪。在里中不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吃

酒赌钱。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赌博，消费得七八了。爹娘若说他不

是，他就憋着气，三两日出去不归。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时，

里中都唤他做钱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没钱使用，忽然想

起：“顾三郎一伙，尝来打合我去贩卖私盐。我今日身闲无事，何不去寻

他？”行到释迦院前，打从戚汉老门首经过。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

赌场的，家中养下几个娼妓，招引赌客。婆留闲时，也常在他家赌钱、住

宿。这一日，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一

个猪头回来。看了婆留便道：“大郎，连日少会。” 

  婆留问道：“有甚好赌客在家？”汉老道：“不瞒大郎说，本县录事

老爷有两位郎君，好的是赌博，也肯使花酒钱。有多嘴的，对他说了，引

到我家坐地，要寻人赌双陆。人听说是见在官府的儿，没人敢来上桩。大

郎有采时，进去赌对一局。他们都是见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

语，心下思量道：“两日正没生意，且去淘摸几贯钱钞使用。”便向戚汉

老道：“别人弱他官府，我却不弱他。便对一局，打甚紧？只怕采头短

少，须吃他财主笑话。少停赌对时，我只说有在你处，你与我招架一声，

得采时平分便了，若还输去，我自赔你。”汉老素知婆留平日赌性最直，

便应道：“使得。”当下汉老同婆留进门，与二钟相见。这二钟一个叫做

钟明，一个叫做钟亮，他父亲是钟起，见为本县录事之职。汉老开口道：

“此间钱大郎，年纪虽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戏。闻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

里，特来进见。”原来二钟也喜拳棒，正投其机；又见婆留一表人材，不

胜欢喜。当下叙礼毕，闲讲了几路拳法。钟明就讨双陆盘摆下，身边取出

十两重一锭大银，放在卓上，说道：“今日与钱兄初次相识，且只赌这锭

银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说道：“在下偶然出来拜一个朋友，遇戚

老说公子在此，特来相会，不曾带得什么采来。”回头看着汉老道：“左

右有在你处，你替我答应则个。”汉老一时应承了，只得也取出十两银

子，做一堆儿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这十两银子，做

两局赌么？”自古道：稍粗胆壮。婆留自己没一分钱钞，却教汉老应出银

子，胆已自不壮了。着了急，一连两局都输。钟明收起银子，便道：“得

罪，得罪。”教小厮另取一两银子，送与汉老，作为头钱。汉老虽然还有

银子在家，只怕钱大郎又输去了，只得认着晦气，收了一两银子。将双陆

盘掇过一边，摆出酒肴留款。婆留那里有心饮酒，便道：“公子宽坐，容

在下回家去，再取稍来决赌。何如？”钟明道：“最好。”钟亮道：“既

钱兄有兴，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乐。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饮酒。”婆留

只得坐了。两个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赌场逢妓女，银子当砖块。 

  牡丹花下死，还却风流债。 

  当日正在欢饮之际，忽闻叩门声。开看时，却是录事衙中当直的，说

道：“老爷请公子议事。教小的们那处不寻到，却在这里！”钟明、钟亮

便起身道：“老父呼唤，不得不去。钱兄，明日须早来顽耍。”嘱罢，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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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老说声“相扰”，同当直的一齐去了。婆留也要出门，被汉老双手拉住

道：“我应的十两银子，几时还我？”婆留一手劈开便走，口里答道：

“来日送还。”出得门来，自言自语的道：“今日手里无钱，却赌得不爽

利。还去寻顾三郎，借几贯钞，明日来翻本。”带着三分酒兴，径往南门

街上而来。向一个僻静巷口撒溺，背后一人将他脑后一拍，叫道：“大

郎，甚风吹到此？”婆留回头看时，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郎。婆留

道：“三郎，今日相访，有句话说。”顾三郎道：“甚话？”婆留道：

“不瞒你说，两日赌得没兴，与你告借百十贯钱去翻本。”顾三郎道：

“百十贯钱却易，只今夜随我去，便有。”婆留道：“那里去？”顾三郎

道：“莫问，莫问，同到城外便知。” 

  两个步出城门，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渐暝。约行二里之程，到个水港

口，黑影里见缆个小船，离岸数尺。船上芦席满满冒住，密不通风，并无

一人。顾三郎捻起泥块，向芦席上一撒，撒得声响。忽然芦席开处，船舱

里钻出两个人来，咳嗽一声。顾三郎也咳嗽相应。那边两个人，即便撑船

拢来。顾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舱，船舱还藏得四个人。这里两个人下舱，便

问道：“三郎，你与谁人同来？”顾三郎道：“请得主将在此，休得多

言，快些开船去。”说罢，众人拿橹动篙，把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婆

留道：“你们今夜又走什么道路？”顾三郎道：“不瞒你说，两日不曾做

得生意，手头艰难。闻知有个王节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

要进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广有金帛，弟兄们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

手下有两个苍头，叫做张龙、赵虎，大有本事，没人对付得他。正思想大

郎了得，天幸适才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胆相邀至此。”婆留道：“做

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此乃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正说话间，听得

船头前荡桨响，又有一个小划船来到。 

  船上共有五条好汉在上，两船上一般咳嗽相应。婆留已知是同伙，更

不问他。只见两船帮近，顾三郎悄悄问道：“那话儿歇在那里？”划船上

人应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们已是着眼了。”当下，众人将船摇入

芦苇中歇下，敲石取火。众好汉都来与婆留相见，船中已备得有酒肉，各

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分拨了器械，两只船，十三筹好汉，一齐上

前进发。遥见大船上灯光未灭，众人摇船拢去，发声喊，都跳上船头。婆

留手执铁棱棒打头，正遇着张龙，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赵虎望后艄便

跑。满船人都唬得魂飞魄散，那个再敢挺敌？一个个跪倒船舱，连声饶

命。婆留道：“众兄弟听我分付：只许收拾金帛，休杀害他性命。”众人

依言，将舟中辎重，恣意搬取。唿哨一声，众人仍分作两队，下了小船，

飞也是摇去了。原来王节使另是一个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节

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盗。细开失单，往杭州府告状。杭州刺史董昌准

了，行文各县：访拿真赃真盗。文书行到临安县来，知县差县尉协同缉捕

使臣，限时限日的擒拿，不在话下。再说顾三郎一伙，重泊船于芦苇丛

中，将所得利物，众人十三分均分。因婆留出力，议定多分一分与他。婆

留共得了三大锭元宝，百来两碎银，及金银酒器、首饰又十馀件。此时天

色渐明，城门已开。婆留怀了许多东西，跳上船头，对顾三郎道：“多谢

作成，下次再当效力。”说罢，进城径到戚汉老家。汉老兀自床上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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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婆留叫唤起来，双手将两眼揩抹，问道：“大郎何事来得恁早？”婆留

道：“钟家兄弟如何还不来？我寻他翻本则个。”便将元宝、碎银及酒

器、首饰，一顿交付与戚汉老。说道：“恐怕又烦累你应采，这些东西都

留你处，慢慢的支销。昨日借你的十两头，你就在里头除了罢。今日二钟

来，你替我将几两碎银做个东道，就算我请他一席。”戚汉老见了许多财

物，心中欢喜，连声应道：“这小事，但凭大郎分付。”婆留道：“今日

起早些，既二钟未来，我要寻个静处，打个盹。”戚汉老引他到一个小小

阁儿中，白木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乐，小人去梳洗则个。” 

  却说钟明、钟亮在衙中早饭过了，袖了几锭银子，再到戚汉老家来。

汉老正在门首买东买西，见了二钟，便道：“钱大郎今日做东道相请。在

此专候久了，在小阁中打盹。二位先请进去，小人就来陪奉。”钟明、钟

亮两个私下称赞道：“难得这般有信义之人。”走进堂中。只听得打齁之

声，如霹雳一般的响。 

  二钟吃一惊！寻到小阁中，猛见个丈馀长一条大蜥蜴，据于床上，头

生两角，五色云雾罩定。钟明、钟亮一齐叫道：“作怪！”只这声“作

怪”，便把云雾冲散，不见了蜥蜴。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

着。弟兄两个心下想道：“常闻说异人多有变相，明明是个蜥蜴，如何却

是钱大郎？此人后来必然有些好外。我们趁此未遇之先，与他结交，有何

不美？”两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来，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说：“我弟兄

相慕信义，情愿结桃园之义，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爱二钟为人爽慨，

当下就在小阁内，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这日也不赌钱，

大家畅饮而别。临别时，钟明把昨日赌赢的十两银子，送还婆留。婆留那

里肯收，便道：“戚汉老处，小弟自己还过了。这银，大哥权且留下。且

待小弟手中乏时，相借未迟。”钟明只得收去了。 

  自此日为始，三个人时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饮博场中，出了个大

名，号为“钱塘三虎”。这句话，吹在钟起耳朵里，好生不乐。将两个儿

子禁约在衙中，不许他出外游荡。婆留连日不见二钟，在录事衙前探听，

已知了这个消息，害了一怕，好几日不敢去寻二钟相会。正是： 

  取友必须端，休将戏谑看。 

  家严儿学好，子孝父心宽。 

  再说钱婆留与二钟疏了，少不得又与顾三郎这伙亲密，时常同去贩盐

为盗。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几十遭。原来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胆

小，第二次胆大，第三第四次浑身都是胆了。他不犯本钱，大锭银、大贯

钞的使用。侥幸其事不发，落得快活受用。且到事发再处，他也拚得做

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只因顾三郎伙内陈小乙，将一对赤金

莲花杯在银匠家倒唤银子，被银匠认出是李十九员外库中之物，对做公的

说了。做公的报知县尉，访着了这一伙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县尉请

钟录事父子在衙中饮酒。因钟明写得一手好字，县尉邀至书房，求他写一

幅单条。钟明写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县尉展看称美。钟明偶然一

眼，觑见大端石砚下，露出些纸脚。推开看时，写得有多人姓名。钟明有

心，捉个冷眼，取来藏于袖中。背地偷看，却是所访盐盗的单儿。内中有

钱婆留名字，钟明吃了一惊！上席后，不多几杯酒，便推腹痛先回。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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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谁知却是钟明的诡计。当下钟明也不回去，急急跑

到戚汉老家，教他转寻婆留说话。恰好婆留正在他场中铸牌赌色。钟明见

了，也无暇作揖，一只臂膊牵出门外。到个僻静处，说道如此如此，“幸

我看见，偷得访单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来缉捕，我须救你不

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县尉处上下使钱，若三个月内不发作时，方可出

头。兄弟千万珍重。”婆留道：“单上许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哥若

营为时，须一例与他解宽。若放一人到官，众人都是不干净的。”钟明

道：“我自有道理。”说罢，钟明自去了。这一个信息，急得婆留脚也不

停，径跑到南门寻见顾三郎，说知其事。也教他一伙作速移开，休得招风

揽火。顾三郎道：“我们只下了盐船，各镇、市四散撑开，没人知觉，只

你守着爹娘，没处去得，怎么好？”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

重。”说罢，别去。从此婆留装病在家，准准住了三个月。早晚只演习枪

棒，并不敢出门。连自己爹娘也道是个异事，却不知其中缘故。有诗为

证：钟明欲救婆留难，又见婆留转报人。同乐同忧真义气，英雄必不负交

亲。 

  却说县尉次日正要勾摄公事，寻砚底下这幅访单，已不见了，一时乱

将起来。将书房中小厮吊打，再不肯招承。一连乱了三日，没些影响，县

尉没做道理处。此时钟明、钟亮拚却私财，上下使用，缉捕、使臣都得了

贿赂，又将白银二百两，央使臣转送县尉，教他阁起这宗公事。幸得县尉

性贪，又听得使臣说道，录事衙里替他打点。只疑道：“那边先到了录事

之手，我也落得放松，做个人情。”收受了银子，假意立限与使臣缉访。

过了一月两月，把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无三日紧，又道是有钱使得鬼推

磨。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再表江西洪州，有个术士。此人善识天文，精通相术。白

虹贯日，便知易水奸谋；宝气腾空，预辨丰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贵，刻

邓通饿死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无差高术士。这术士唤做廖生，预

知唐季将乱，隐于松门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见斗、牛之墟，隐隐有龙文

五采，知是王气。算来该是钱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来游钱塘。再占云

气，却又在临安地面。乃装做相士，隐于临安市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

多，都是等闲之辈，并无异人在外。忽然想起：“录事钟起，是我故友，

何不去见他？”即忙到录事衙中通名。钟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

迎。相见礼毕，各叙寒温。钟起叩其来意，廖生屏去从人，私向钟起耳边

说道：“不肖夜来望气，知有异人在于贵县。求之市中数日，杳不可得。

看足下尊相，虽然贵显，未足以当此也。”钟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

看。廖生道：“骨法皆贵，然不过人臣之位。所谓异人，上应着斗、牛间

王气，惟天子足以当之，最下亦得五霸、诸侯，方应其兆耳。”钟起乃留

廖生在衙中过宿。 

  次日，钟起只说县中有疑难事，欲共商议。备下酒席在吴山寺中，悉

召本县有名目的豪杰来会，令廖生背地里一个个看过。其中贵贱不一，皆

不足以当大贵之兆。当日席散，钟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来日，更搜寻乡

村豪杰，教他饱看。此时天色将晚，二人并马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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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说钱婆留在家，已守过三个月无事，喜欢无限。想起二钟救命之

恩，大着胆，来到县前。闻得钟起在吴山寺宴会，悄地到他衙中，要寻二

钟兄弟拜谢。钟明、钟亮知是婆留相访，乘着父亲不在，慌忙出来相迎聚

话。忽听得马铃声响，钟起回来了。婆留望见了钟起，唬得心头乱跳，低

着头，望外只顾跑。钟起问：“是甚人？”喝教拿下。廖生急忙向钟起说

道：“奇哉，怪哉！所言异人，乃应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钟起素信

廖生之术，便改口教人：“好好请来相见。”婆留只得转来。钟起问其姓

名，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那里敢说！钟起焦燥，乃唤两个儿子问：“此

人何姓何名？住居何处？缘何你与他相识？”钟明料瞒不过，只得说道：

“此人姓钱，小名婆留，乃临安里人。”钟起大笑一声，扯着廖生背地说

道：“先生错矣！此乃里中无赖子，目下幸逃法网，安望富贵乎？”廖生

道：“我已决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贵，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说道：

“你骨法非常，必当大贵，光前耀后！愿好生自爱。”又向钟起说道：

“我所以访求异人者，非贪图日后挈带富贵，正欲验我术法神耳。 

  从此更十年，吾言必验，足下识之。只今日相别，后会未可知也。”

说罢，飘然而去。钟起才信道婆留是个异人，钟明、钟亮又将戚汉老家所

见蜥蜴生角之事，对父亲述之，愈加骇然。当晚，钟起便教儿子留款婆

留。劝他：“勤学枪棒，不可务外为非，致损声名。家中乏钱使用，我当

相助。”由此钟明、钟亮仍旧与婆留往来不绝，比前更加亲密。有诗为

证： 

  堪嗟豪杰混风尘，谁向贫穷识异人？ 

  只为廖生能具眼，顿令录事款嘉宾。 

  话说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兵起，攻掠浙东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

下募兵榜文。钟起闻知此信，对儿子说道：“即今黄寇猖獗，兵锋至近，

刺史募乡勇杀贼。此乃壮士立功之秋，何不劝钱婆留一去？”钟明、钟亮

道：“儿辈皆愿同他立功。”钟起欢喜。当下请到婆留，将此情对他说

了。婆留磨拳撑掌，踊跃愿行。一应衣甲、器仗，都是钟起支持；又将银

二十两，助婆留为安家之费。改名钱鏐，表字具美，取“留”、“鏐”二

音相同故也。三人辞家上路，直到杭州，见了刺史董昌。董昌见他器岸魁

梧，试其武艺，果然熟闲，不胜之喜。皆署为裨将，军前听用。 

  不一日，探子报道：“黄巢兵数万，将犯临安，望相公策应。”董昌

就假钱鏐以兵马使之职，使领兵往救。问道：“此行用兵几何？”钱鏐答

道：“将在谋不在勇，兵贵精不贵多。愿得二钟为助，兵三百人足矣。”

董昌即命钱鏐于本州军伍，自行挑选三百人，同钟明、钟亮率领，望临安

进发。 

  到石鉴镇，探听贼兵离镇止十五里。钱鏐与二钟商议道：“我兵少，

贼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宜出奇兵应之。”乃选弓弩手二十名，自

家率领，多带良箭，伏山谷险要之处。先差炮手二人，伏于贼兵来路；一

等贼兵过险，放炮为号，二十张强弓，一齐射之。钟明、钟亮各引一百人

左右埋伏，准备策应。 

  馀兵散布山谷，扬旗呐喊，以助兵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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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拨已定，黄巢兵早到。原来石鉴镇山路险隘，止容一人一骑。贼先

锋率前队兵度险，皆单骑鱼贯而过。忽听得一声炮响，二十张劲弩齐发。

贼人大惊，正不知多少人马。贼先锋身穿红锦袍，手执方天画戟，领插令

字旗，跨一匹瓜黄战马，正扬威耀武而来；却被弩箭中了颈项，倒身颠下

马来。贼兵大乱。钟明、钟亮引着二百人，呼风喝势，两头杀出。贼兵着

忙，又听得四围呐喊不绝，正不知多少军马，自相蹂踏。斩首五百馀级，

馀贼溃散。 

  钱鏐全胜了一阵，想道：“此乃侥幸之计，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贼兵

大至，三百人皆为齑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

于彼处。乃对道旁一老媪说道：“若有人问你临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

里就是。” 

  却说黄巢听得前队在石鉴镇失利，统领大军，弥山蔽野而来。到得镇

上，不见一个官军，遣人四下搜寻居民问信。少停，拿得老媪到来。问

道：“临安军在那里？”老媪答道：“屯八百里。”再三问时，只是说：

“屯八百里。”黄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军四集，屯了八百里

路之远。乃叹道：“向者二十弓弩手，尚然敌他不过，况八百里屯兵乎？

杭州不可得也！”于是贼兵不敢停石鉴镇上，径望越州一路而去。临安赖

以保全。有诗为证： 

  能将少卒胜多人，良将机谋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贼军骇散息烽尘。 

  再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听得黄巢兵到，一时不曾做得准备。乃遣人

打话情愿多将金帛犒军，求免攻掠。黄巢受其金帛，亦径过越州而去。原

来刘汉宏先为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将，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贼王

郢之乱，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刘汉宏却升做越州观察使。汉宏因

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屡屡欺侮；董昌不能堪，渐生嫌隙。今日巢贼经过越

州，虽然不曾杀掠，却费了许多金帛；访知杭州到被董昌得胜报功，心中

愈加不平。有门下宾客沈苛献计道：“临安退贼之功，皆赖兵马使钱鏐用

谋取胜。闻得钱鏐智勇足备，明公若驰咫尺之书，厚具礼币，只说越州贼

寇未平，向董昌借钱鏐来此征剿。哄得钱鏐到此，或优待以结其心，或寻

事以斩其首。董昌割去右臂，无能为矣。方今朝政颠倒，宦官弄权，官家

威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若吞并董昌，奄有杭、越，此

霸王之业也。”刘汉宏为人，志广才疏；这一席话，正投其机。以手抚沈

苛之背，连声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哉，妙哉！”即忙修书一

封： 

  汉宏再拜，奉书于故人董公麾下： 

  顷者巢贼猖獗，越州兵微将寡，难以备御。闻麾下有兵马使钱鏐，谋

能料敌，勇称冠军。今贵州已平，乞念唇齿之义，遣鏐前来，协力拒贼，

事定之后，功归麾下。聊具金甲一副，名马二匹，权表微忱，伏乞笑纳。 

  原来董昌也有心疑忌刘汉宏，先期差人打听越州事情，已知黄巢兵

退。如今书上反说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缘故。即请钱鏐来商议。钱鏐道：

“明公与刘观察隙嫌已构，此不两立之势也。闻刘观察自托帝王之胄，欲

图非望。巢贼在境不发兵相拒，乃以金帛买和，其意不测。明公若假精兵



 11 

二千付鏐，声言相助。汉宏无谋，必欣然见纳。乘便图之，越州可一举而

定。于是表奏朝廷，坐汉宏以和贼谋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奖明公

之功。明公勋垂于竹帛，身安于泰山，岂非万全之策乎？”董昌欣然从

之。即打发回书，着来使先去。随后发精兵二千，付与钱鏐。临行嘱道：

“此去见机而作，小心在意。” 

  却说刘汉宏接了回书，知道董昌已遣钱鏐到来，不胜之喜！便与宾客

沈苛商议。沈苛道：“钱鏐所领二千人，皆胜兵也。若纵之入城，实为难

制。今俟其未来，预令人迎之，使屯兵于城外，独召钱鏐相见。彼既无羽

翼，惟吾所制。然后遣将代领其兵，厚加恩劳，使倒戈以袭杭州。疾雷不

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刘汉宏又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哉，妙

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钱鏐。不在话下。 

  再说钱鏐领了二千军马，来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见礼毕，沈苛

道：“奉观察之命：城中狭小，不能容客兵，权于城外屯札；单请将军入

城相会。”钱鏐已知刘汉宏掇赚之计，便将计就计，假意发怒道：“钱某

本一介匹夫，荷察使不嫌愚贱，厚币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愿以肝脑

相报。董刺史与察使外亲内忌，不欲某来；又只肯发兵五百人。某再三勉

强，方许二千之数。某挑选精壮，一可当百，特来辅助察使，成百世之功

业。察使不念某勤劳，亲行犒劳；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见，如呼下隶，此

非敬贤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愿见察使矣。”说罢，仰面叹云：“钱某

一片壮心，可惜，可惜！”沈苛只认是真心，慌忙收科道：“将军休要错

怪，观察实不知将军心事。容某进城对观察说知，必当亲自劳军，与将军

相见。”说罢，飞马入城去了。钱鏐分付手下心腹将校：如此如此。各人

暗做准备。 

  且说刘汉宏听沈苛回话，信以为然。乃杀牛宰马，大发刍粮，为犒军

之礼。旌旗鼓乐前导，直到北门外馆驿中坐下，等待钱鏐入见，指望他行

偏裨见主将之礼。谁知钱鏐领着心腹二十馀人，昂然而入。对着刘汉宏拱

手道：“小将甲胄在身，恕不下拜了。”气得刘汉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觉

失信，满脸通红，上前发怒道：“将军差矣！常言军有头，将有主。尊卑

上下，古之常礼。董刺史命将军来与观察助力，将军便是观察麾下之人；

况董刺史出身观察门下，尚然不敢与观察敌体，将军如此倨傲，岂小觑我

越州无军马乎？”说声未绝，只见钱鏐大喝道：“无名小子，敢来饶

舌。”将头巾望上一抻，二十馀人，一齐发作。说时迟，那时快，钱鏐拔

出佩剑，沈苛不曾防备，一刀剁下头来。刘汉宏望馆驿后便跑。手下跟随

的，约有百馀人，一齐上前，来拿钱鏐。怎当钱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

菜，杀散众人，径往馆驿后园来寻刘汉宏，并无踪迹。只见土墙上缺了一

角，已知爬墙去了。钱鏐懊悔不迭，率领二千军众，便想攻打越州。看见

城中已有准备，自己后军无继，孤掌难鸣；只得拨转旗头，重回旧路。 

  城中刘汉宏闻知钱鏐回军，即忙点精兵五千，差骁将陆萃为先锋，自

引大军，随后追袭。 

  却说钱鏐也料定越州军马必来追赶，昼夜兼行。来到白龙山下，忽听

得一棒锣声，山中拥出二百馀人，一字儿拨开。为头一个好汉，生得如

何？怎生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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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裹金线唐巾，身穿绿锦衲袄。腰拴搭膊，脚套皮靴。挂一副弓箭

袋，拿一柄泼风刀。生得浓眉大眼，紫面拳须。私商船上有名人，厮杀场

中无敌手。钱鏐出马，上前观看。那好汉见了钱鏐，撇下刀，纳头便拜。

钱鏐认得是贩盐为盗的顾三郎，名唤顾全武，乃滚鞍下马，扶起道：“三

郎，久别！如何却在此处？”顾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无门可补

报。闻得黄巢兵到，欲待倡率义兵，保护地方，就便与大郎相会。后闻大

郎破贼成功，为朝廷命官；又闻得往越州刘观察处效用。不才聚起盐徒二

百馀人，正要到彼相寻帮助，何期此地相会？不知大郎回兵，为何如此之

速？”钱鏐把刘汉宏事情，备细说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

正有相烦之处。小弟算定刘汉宏必来追赶，因此连夜而行。他自恃先达，

不以董刺吏为意。又杭州是他旧治，追赶不着，必然直趋杭州，与董家索

斗。三郎率领二百人，暂住白龙山下，待他兵过，可行诈降之计。若兵临

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敌，三郎从中而起，汉宏可斩也。若斩了汉宏，便

是你进身之阶。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荐，前程万里！不可有误。”顾全

武道：“大郎分付，无有不依。”两人相别，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处处皆生意，衰乱时时尽杀机。 

  我正算人人算我，战场能得几人归？ 

  却说刘汉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锋陆萃探知钱鏐星夜走回，来禀汉

宏回军。 

  汉宏大怒道：“钱鏐小卒，吾为所侮，有何面目回见本州百姓！杭州

吾旧时管辖之地，董昌吾所荐拔；吾今亲自引兵到彼，务要董昌杀了钱

鏐，输情服罪，方可恕饶。不然，誓不为人！”当下喝退陆萃，传令起

程，向杭州进发。行至富阳白龙山下，忽然一棒锣声，涌出二百馀人，一

字儿摆开。为头一个好汉，手执大刀，甚是凶勇。汉宏吃了一惊，正欲迎

敌。只见那汉约住刀头，厉声问道：“来将可是越州刘察使么？”汉宏回

言：“正是。”那好汉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马前，道：“小人等候久

矣。”刘汉宏问其来意。那汉道：“小人姓顾，名全武，乃临安县人氏。

因贩卖私盐，被州县访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闻同伙兄弟钱

鏐出头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妒贤嫉能，贵而忘贱，不相容纳，只

得借白龙山权住落草。昨日钱鏐到此经过，小人便欲杀之。争奈手下众寡

不敌，怕不了事。闻此人得罪于察使，小人愿为前部，少效犬马之劳。”

刘汉宏大喜！便教顾全武代了陆萃之职，分兵一千前行。陆萃改作后哨。 

  不一日，来到杭州城下。此时钱鏐已见过董昌，预作准备。闻越州兵

已到，董昌亲到城楼上，叫道：“下官与察使同为朝廷命官，各守一方。

下官并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事？”刘汉宏大骂道：“你这背恩忘义

之贼！若早识时务，斩了钱鏐，献出首级，免动干戈。”董昌道：“察使

休怒，钱鏐自来告罪了。”只见城门开处，一军飞奔出来，来将正是钱

鏐。左有钟明，右有钟亮，径冲入敌阵，要拿刘汉宏。汉宏着了忙，急

叫：“先锋何在？”旁边一将应声道：“先锋在此！”手起刀落，斩汉宏

于马下。把刀一招，钱鏐直杀入阵来，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战

而降，陆萃自刎而亡。斩汉宏者，乃顾全武也。正是： 

  有谋无勇堪资画，有勇无谋易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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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竟有谋兼有勇，伫看百战百成功。 

  董昌看见斩了刘汉宏，大开城门收军。钱鏐引顾全武见了董昌，董昌

大喜！即将汉宏罪状申奏朝廷，并列钱鏐以下诸将功次。那时朝廷多事，

不暇究问，乃升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就代刘汉宏之位；钱鏐为杭州刺吏，

就代董昌之位；钟明、钟亮及顾全武俱有官爵。钟起将亲女嫁与钱鏐为夫

人。董昌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与钱鏐。钱公、钱母都来杭州居住，一门荣

贵，自不必说。 

  却说临安县有个农民，在天目山下锄田，锄起一片小小石碑，镌得有

字几行。 

  农民不识，把与村中学究罗平看之。罗学究拭土辨认，乃是四句谶

语。道是： 

  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后面又镌“晋郭璞记”四字。罗学究以为奇货，留在家中。次日，怀

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献与钱鏐刺吏，密陈天命。钱鏐看了，大怒道：

“匹夫造言欺我？合当斩首！”罗学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乱棒打出，

其碑就庭中毁碎。 

  原来钱鏐已知此是吉谶，合应在自己身上。只恐声扬于外，故意不

信。乃见他心机周密处。 

  再说罗学究被打，深恨刺史无礼，好意反成恶意。心生一计，“不若

将此碑献与越州董观察，定有好处。”想：“此碑虽然毁碎，尚可凑

看。”乃私赂守门吏卒，在庭中拾将出来。原来只破作三块，将字迹凑

合，一毫不损。罗平心中大喜，依旧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

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攒拥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儿。那孩子手中提着一个

竹笼，笼外覆着布幕，内中养着一只小小翠鸟。罗平挨身上前，问其缘

故。众人道：“这小鸟儿，又非鹦哥，又非鸲鹆，却会说话。我们要问这

孩子买他玩耍，还了他一贯足钱，还不肯。”话声未绝，只见那小鸟儿，

将头颠两颠，连声道：“皇帝董！皇帝董！”罗平问道：“这小鸟儿还是

天生会话？还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乡里砍柴，听得树上说话，

却是这畜生。将栖竿栖得来，是天生会话的。”罗平道：“我与你两贯足

钱，卖与我罢。”孩子得了两贯钱，欢欢喜喜的去了。 

  罗平捉了鸟笼，急急赶路。 

  不一日，来到越州，口称有机密事，要见察使。董昌唤进，屏开从

人，正要问时，那小鸟儿又在笼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

惊！问道：“此何鸟也？”罗平道：“此鸟不知名色，天生会话，宜呼曰

‘灵鸟’。”因于怀中取出石碑，备陈来历：“自晋初至今，正合五百之

数。方今天子微弱，唐运将终。梁、晋二王，互相争杀。天下英雄，皆有

割据一方之意。钱塘原是察使创业之地，灵碑之出，非无因也。况灵鸟吉

祥，明示天命。察使先破黄巢，再斩汉宏，威名方盛，远近震悚。若乘此

机会，用越、杭之众，兼并两浙。上可以窥中原，下亦不失为孙仲谋

矣。”原来董昌见天下纷乱，久有图霸之意；听了这一席话，大喜道：

“足下远来，殆天赐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观察相酬。”于是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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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为军师，招集兵马；又于民间科敛，以充粮饷。命巧匠制就金丝笼

子，安放“灵鸟”，外用蜀锦为衣罩之。又写密书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钱

鏐，教他募兵听用。 

  钱鏐见书，大惊道：“董昌反矣。”乃密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钱鏐为

苏、杭等州观察。于是钱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于范浦，周围七十里。

再奉表闻，加镇海军节度使，封开国公。董昌闻知朝廷累加钱鏐官爵，心

中大怒，骂道：“贼狗奴，敢卖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泄吾恨。”罗

平谏道：“钱鏐异志未彰，且新膺庞命，讨之无名。不若诈称朝命，先正

王位。然后以尊临卑，平定睦州，广其兵势。假道于杭，以临湖州。待钱

鏐不从，乘间图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战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

董昌依其言，乃假装朝廷诏命，封董昌为越王之职，使专制两浙诸路军

马，旗帜上都换了越王字号。又将灵碑及灵鸟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

民间三丁抽一，得兵五万，号称十万，浩浩荡荡，杀奔睦州来。睦州无

备，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馀，改换官吏；又选得精兵三万人，军威甚

盛。自谓天下无敌，谋称越帝。征兵杭州，欲攻湖州。钱鏐道：“越兵正

锐，不可当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顿湖州，遂乘其弊，无不胜矣。”于是

先遣钟明卑词犒师，续后亲领五千军马，愿为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

数日，钱鏐伪称有疾，暂留途中养病。董昌更不疑惑，催兵先进。有诗为

证： 

  勾践当年欲豢吴，卑辞厚礼破姑苏。 

  董昌不识钱鏐意，犹恃兵威下太湖。 

  却说钱鏐打听越州兵去远，乃引兵而归。挑选精兵千人，假做越州军

旗号，遣顾全武为先锋，来袭越州。又分付钟明、钟亮，各引精兵五百，

潜屯馀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动。直待董昌还救越州时节，兵从此过，

然后自后掩袭。他无心恋战，必获全胜。”分拨已定，乃对宾客钟起道：

“守城之事，专以相委。越州乃董贼巢穴，吾当亲往观变。若巢穴既破，

董昌必然授首无疑矣。”乃自引精兵二千，接应顾全武军马。 

  却说顾全武打了越州兵旗号，一路并无阻碍，直到越州城下。只说催

趱攻城火器，赚开城门。顾全武大喝道：“董昌僭号，背叛朝廷。钱节使

奉诏来讨，大军十万已在城外矣。”越州城中军将，都被董昌带去，留的

都是老弱，谁敢拒敌？顾全武径入府中，将伪世子董荣及一门老幼三百馀

人，拘于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军已到，闻知顾全武得了城池，整

军而入，秋毫无犯。顾全武迎钱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写书一封，遣人

往董昌军中投递。书曰： 

  鏐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唐运虽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

大，僭号称兵。凡为唐臣，谁不愤疾？鏐迫于公义，辄遣副将顾全武率兵

讨逆。兵声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尽已就缚。若能见机伏罪，尚可

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说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帐中纳闷。又听得灵鸟叫声：“皇帝

董，皇帝董！”董昌揭起锦罩看时，一个眼花，不见灵鸟，只见一个血淋

淋的人头，在金丝笼内挂着。认得是刘汉宏的面庞，唬得魂不附体，大叫

一声，蓦然倒地。众将急来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笼子内，都是点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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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果然没了灵鸟。董昌心中大恶，急召罗军师商议，告知其事。问道：

“主何吉凶？”罗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说道：“大越帝业，因

斩刘汉宏而起。今汉宏头现，此乃克敌之征也。”说犹未了，报道：“杭

州差人下书。”董昌拆开看时，知道越州已破，这一惊非小。罗平道：

“兵家虚虚实实，未可尽信。钱鏐托病回兵，必有异谋，故造言以煽惑军

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张。”董昌道：“虽则真伪未定，亦当回军，还顾根

本。”罗平叫将来使斩讫，恐泄漏消息。再教传令：“并力攻城！”使城

中不疑，夜间好办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 

  捱到二更时分，拔寨都起。骁将薛明、徐福各引一万人马先行，董昌

中军随后进发，却将睦州带来的三万军马，与罗平断后。湖州城中见军马

已退，恐有诡计，不敢追袭。且说徐、薛二将，引兵昼夜兼行，早到馀杭

山下。正欲埋锅造饭，忽听得山凹里连珠炮响，鼓角齐鸣，钟明、钟亮两

枝人马，左右杀将出来。薛明接住钟明厮杀，徐福接住钟亮厮杀。徐、薛

二将，虽然英勇，争奈军心惶惑，都无心恋战；且昼夜奔走，俱已疲倦，

怎当虎狼般这两枝生力军？自古道：“兵离将败。”薛明看见军伍散乱，

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钟明斩于马下。拍马来夹攻徐福，徐福敌不得二

将，亦被钟亮斩之。众军都弃甲投降。二钟商议道：“越兵前部虽败，董

昌大军随后即至，众寡不敌。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过去，从后击之。

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忙思窜，然后可获全胜矣。”当下商量已定，将投

降军众纵去，使报董昌消息。 

  却说董昌大军正行之际，只见败军纷纷而至。报道：“徐、薛二将，

俱已阵亡。”董昌心胆俱裂，只得抖擞精神，麾兵而进。过了馀杭山下，

不见敌军，正在疑虑。只听后面连珠炮响，两路伏兵齐起，正不知多少人

马！越州兵争先逃命，自相蹂踏，死者不计其数。直奔了五十馀里，方才

得脱。收拾败军，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罗平后军消息。谁知睦州兵虽然跟

随董昌，心中不顺。今日见他回军，几个裨将商议，杀了罗平，将首级向

二钟处纳降，并力来追董昌。董昌闻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宽转打

从临安、桐庐一路而行。 

  这里钱鏐早已算定：预先取钟起来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

昌。却教顾全武领一千人马，在临安山险处埋伏，以防窜逸。董昌行到临

安，军无队伍。 

  正当爬山过险，却不提防顾全武一枝军冲出。当先顾全武一骑马，一

把刀，横行直撞，逢人便杀，大喝：“降者免死！”军士都拜伏于地，那

个不要性命的，敢来交锋？董昌见时势不好，脱去金盔、金甲，逃往村农

家逃难，被村中绑缚献出。顾全武想道：“越兵虽降，其势甚众，怕有不

测。”一刀割了董昌首级，以绝越兵之意。重赏村农。正欲下寨歇息，忽

听得山凹中鼓角震天。尘头起处，军马无数而来。顾全武道：“此必越州

军后队也。”绰刀上马，准备迎敌。马头近处，那边拥出二员大将，不是

别人，正是钟明、钟亮，为追赶董昌到此。三人下马相见，各叙功勋。是

晚，同下寨于临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钱鏐军马。 

  原来钱鏐哨探得董昌打从临安远转，怕顾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军来

接应。已知两路人马，都已成功，合兵回杭州城来。真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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